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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祖
賢
現
身
香
港
，
行
蹤
曝
光
，
遭
狗
仔
隊

偷
拍
，
港
傳
媒
報
道
口
徑
一
致
，
直
指
昔
日
女

神
走
樣
，
美
貌
變
膠
臉
，
懷
疑
她
整
容
整
壞

了
，
一
雙
美
眸
變
鴛
鴦
大
小
眼
，
王
祖
賢
當
即

拍
一
輯
全
新
照
片
，
發
在
朋
友
的
微
博
上
，
效

果
比
起
記
者
偷
拍
的
照
片
樣
子
自
然
很
多
。

留
港
數
天
，
王
祖
賢
動
身
返
加
拿
大
溫
哥
華
，
離

港
之
日
，
在
機
場
見
有
記
者
守
候
，
嚇
得
半
死
，
以

手
上iPad
平
板
電
腦
掩
臉
，
她
臉
上
早
已
架
上
黑
粗
框

平
光
眼
鏡
，
已
把
臉
遮
掩
了
三
分
一
，
她
本
能
地
還

要
用iPad

把
臉
全
遮
上
，
種
種
反
應
可
見
王
祖
賢
十
分

介
意
容
貌
被
批
評
，
她
最
具
自
信
的
應
該
是
一
對
長

腿
，
毫
不
吝
嗇
地
穿
㠥
短
褲
展
示
。

王
祖
賢
一
直
用iPad

擋
臉
，
直
至
進
入
閘
口
被
機
場

人
員
要
求
她
露
出
容
貌
，
核
對
證
件
為
止
，
她
的
行

徑
引
來
其
他
旅
客
的
好
奇
目
光
，
看
起
來
滑
稽
惹

笑
，
想
深
一
層
感
悲
哀
，
大
家
一
直
關
心
失
意
避
走

他
方
的
她
的
最
新
動
向
，
更
曾
一
度
懷
疑
她
情
緒
出

現
問
題
，
也
曾
傳
她
出
家
，
如
今
她
沒
事
人
一
樣
出

現
，
得
到
的
反
應
不
是
歡
迎
她
，
為
健
康
無
恙
享
受

逛
街
樂
趣
的
她
感
高
興
，
而
是
無
情
、
不
留
餘
地
批

評
她
的
容
貌
，
公
平
點
，
今
天
她
又
沒
宣
佈
自
己
是

大
美
人
，
又
沒
要
憑
美
貌
賺
取
大
家
的
一
分
一
毫
，

實
在
沒
需
要
承
受
大
家
對
她
評
頭
品
足
。

悲
哀
外
界
對
王
祖
賢
沒
半
點
惻
隱
心
外
，
也
替
王

祖
賢
悲
哀
。
她
初
次
被
狗
仔
隊
近
距
離
拍
照
時
，
雖

十
問
九
不
答
，
卻
沒
迴
避
鏡
頭
，
經
一
輪
負
面
報
道

後
，
她
明
顯
失
去
自
信
，
本
能
地
舉iPad

掩
面
的
身
體

語
言
，
剖
白
了
她
對
自
己
昔
日
容
貌
的
沉
溺
心
態
，
仍
未
能
放

下
女
神
稱
號
的
虛
榮
，
如
她
能
豁
達
地
想
：
人
隨
㠥
歲
月
會
老

去
，
是
自
然
定
律
，
只
有
妖
怪
或
使
用
防
腐
劑
才
會
一
世
保
持

童
顏
，
如
今
本
小
姐
四
十
六
歲
，
能
有
現
在
這
個
容
貌
，
應
該

感
恩
。

百
家
廊

袁
　
星

王祖賢不用理走樣批評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一
九
九
五
年
，
錢
瑗
生
病
了
，
咳
嗽
，
腰
疼
。

到
後
來
，
她
竟
起
不
了
床
。

她
的
學
生
把
她
送
到
醫
院
去
的
時
候
，
她
還
故

作
輕
鬆
地
對
楊
絳
說
：
﹁
媽
媽
等
㠥
我
，
我
很
快

就
回
來
。
﹂

她
患
的
是
脊
椎
癌
，
進
醫
院
已
是
晚
期
。

沒
過
多
久
，
錢
鍾
書
也
病
了
，
住
進
另
一
間
醫
院
。

楊
絳
暗
忖
：
﹁
鍾
書
病
中
，
我
只
求
比
他
多
活
一

年
。
照
顧
人
，
男
不
如
女
。
我
盡
力
保
養
自
己
，
爭
求

﹃
夫
在
先
，
妻
在
後
﹄，
錯
了
次
序
就
糟
糕
了
。
﹂

錢
鍾
書
在
病
榻
之
上
，
全
靠
楊
絳
一
人
照
料
。

他
當
時
已
不
能
吃
東
西
，
只
能
靠
鼻
插
管
從
鼻
輸
入

食
物
。

楊
絳
每
天
給
他
精
心
做
飯
。
菜
做
成
糊
糊
。
魚
做
成

粥
，
把
小
刺
一
根
根
挑
出
來
。

那
段
時
間
，
錢
鍾
書
住
在
北
京
醫
院
，
錢
瑗
住
在
西

郊
的
醫
院
，
楊
絳
兩
邊
奔
跑
㠥
，
疲
於
奔
命
。

錢
瑗
擔
心
她
去
醫
院
看
她
太
勞
累
，
總
是
說
自
己
的

病
已
經
好
很
多
了
，
不
要
她
去
看
她
。

楊
絳
只
能
經
常
打
電
話
給
女
兒
，
她
們
在
電
話
裡
，

聊
﹁
甚
麼
最
好
吃
？
﹂

在
病
中
，
錢
瑗
仍
然
在
堅
持
寫
作
。

人
生
在
世
，
應
愛
惜
光
陰
。
我
因
住
院
躺
在
床
上
，

看
㠥
光
陰
隨
㠥
滴
滴
藥
液
流
走
，
就
想
寫
點
父
母
如
何

教
我
的
事
：
從
識
字
到
做
人
，
也
算
不
敢
浪
費
光
陰
的

一
點
努
力
。

—
—

錢
瑗

有
一
天
，
楊
絳
去
看
錢
瑗
，
因
為
每
次
打
電
話
，
錢
瑗
都
嘻
嘻

哈
哈
，
她
以
為
女
兒
的
病
不
會
重
到
那
個
地
步
。
但
是
，
這
一

次
，
看
到
女
兒
在
病
床
上
連
翻
身
都
困
難
了
，
她
心
裡
已
明
白
是

甚
麼
一
回
事
，
只
有
傷
痛
！

錢
瑗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初
已
診
斷
為
肺
癌
轉
脊
椎
癌
的
末
期
，
她

怕
父
母
擔
心
，
說
可
以
治
癒
的
骨
結
核
症
，
在
入
醫
院
後
，
矢
志

要
在
病
榻
寫
一
部
︽
我
們
仨
︾，
但
病
情
惡
化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
醫
院
向
家
人
通
報
錢
瑗
病
危
，
楊

絳
方
知
真
相
，
忙
勸
女
兒
﹁
養
病
要
緊
，
勿
勞
神
﹂。

錢
瑗
只
好
擱
置
寫
作
計
劃
。
︽
我
們
仨
︾
只
開
了
個
頭
，
其
餘

部
分
由
楊
絳
完
成
。

從
︽
我
們
仨
︾
對
錢
瑗
的
工
作
生
活
的
敘
述
，
可
以
窺
見
一
個

當
代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多
舛
的
人
生
軌
跡—

—

接
踵
不
斷
的
政
治
活
動
、
大
小
會
議
之
餘
，
熬
更
守
夜
批
作

業
、
編
講
義
，
常
年
體
力
超
支
；
學
校
離
家
遠
，
交
通
又
不
便
，

某
一
天
早
上
匆
匆
忙
忙
趕
到
學
校
，
要
進
入
教
室
時
，
才
發
現
腳

下
穿
的
竟
是
兩
隻
不
一
樣
的
鞋
。

因
為
錢
瑗
是
一
個
極
端
有
責
任
心
的
學
者
，
應
付
頻
繁
的
政

治
、
社
會
活
動
之
餘
，
對
教
學
一
刻
也
沒
有
鬆
懈
。

入
住
醫
院
以
後
，
她
還
在
病
床
上
修
改
教
學
計
劃
，
指
導
研
究

生
修
改
論
文
，
忙
個
不
停
。

︽
我
們
仨
︾
寫
到
錢
鍾
書
臨
終
的
情
景
，
令
人
讀
後
黯
然
！

楊
絳
知
道
女
兒
病
危
，
對
錢
鍾
書
秘
而
不
宣
。
她
照
常
天
天
到

醫
院
看
望
。
錢
鍾
書
雖
病
重
，
頭
腦
一
直
很
清
楚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
他
倏
地
望
㠥
楊
絳
連
聲
呼
喚

﹁
阿
圓
！
阿
圓
！
﹂

楊
絳
：
﹁
阿
圓
在
醫
院
裡
呢
。
﹂

錢
鍾
書
：
﹁
叫
她
回
家
去
。
﹂

楊
絳
：
﹁
回
三
里
河
？
﹂

錢
鍾
書
：
﹁
那
不
是
她
的
家
。
﹂

楊
絳
：
﹁
回
西
石
槽
？
﹂︵
錢
瑗
的
婆
家
︶

錢
鍾
書
：
﹁
西
石
槽
究
竟
也
不
是
她
的
家
。
叫
她
回
到
她
自
己

的
家
裡
去
。
﹂

楊
絳
答
應
為
他
傳
話
；
錢
鍾
書
就
閉
上
眼
睛
不
說
話
了
。

︵︽
說
楊
絳
︾
之
六
︶

生命的超載
彥　火

琴台
客聚

對
一
些
以
前
常
去
的
地
方
名
稱

往
往
不
忍
忘
懷
，
不
想
捨
棄
，
如

台
北
城
南
中
華
路
、
成
都
路
、
昆

明
路
一
帶
三
角
形
旺
區
，
由
抗
日

成
功
至
蔣
介
石
當
政
到
今
天
數
十

年
來
都
習
慣
性
稱
為
西
門
町
，
時
至
今

日
早
已
宣
佈
舊
稱
已
取
消
，
但
人
們
仍

堅
持
叫
之
為
西
門
町
，
相
對
台
北
市
東

面
忠
孝
東
路
一
帶
迄
今
人
們
仍
叫
之
為

東
門
町
，
根
深
蒂
固
不
易
更
換
，
不
管

怎
樣
，
台
灣
人
、
台
北
人
仍
是
東
門
、

西
門
的
照
叫
，
他
們
本
地
人
如
是
，
我

們
外
來
人
又
怎
會
棄
得
徹
底
？

又
如
韓
國
之
漢
城
，
韓
人
改
稱
首
爾

亦
已
有
數
年
，
今
時
今
日
仍
然
有
人
習

慣
稱
為
漢
城
，
城
中
心
最
旺
三
角
地

帶
，
如
今
仍
被
叫
﹁
明
洞
﹂，
城
東
東

大
門
、
清
㜑
里
之
叫
法
至
今
未
改
，
城

中
市
集
也
五
十
年
不
變
仍
被
叫
﹁
梨
花
園
﹂，
東
大

門
、
南
大
門
等
一
一
未
改
，
中
國
人
持
有
的
老
稱

呼
不
忍
拋
棄
。

香
港
同
樣
深
有
國
際
地
位
的
有
灣
仔
、
銅
鑼

灣
、
筲
箕
灣
、
中
環
等
等
，
對
台
北
遊
港
旅
客
說

灣
仔
怎
樣
走
，
大
家
都
容
易
明
白
，
換
了
一
個
叫

法
，
如
大
坑
、
跑
馬
地
等
，
就
未
必
明
瞭
，
如
是

者
此
一
類
舊
稱
甚
有
各
地
之
歷
史
及
時
代
價
值
，

同
樣
情
形
，
廣
州
之
荔
枝
灣
、
西
關
等
亦
沿
用
到

今
天
，
但
更
老
些
的
稱
呼
如
十
八
甫
、
雙
門
底
等

現
在
已
甚
多
人
不
知
所
指
了
。

再
古
老
和
遙
遠
的
舊
稱
，
莫
過
於
莫
斯
科
之

﹁
紅
牆
﹂
和
﹁
冬
宮
﹂，
現
代
中
國
人
仍
然
記
憶
深

刻
。
但
南
京
中
山
陵
紀
念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則
很

多
人
不
易
想
起
，
而
﹁
天
安
門
﹂
則
多
數
人
知
何

所
指
。

漢
代
司
馬
遷
寫
︽
史
記
︾
寫
下
很
多
歷
史
文

獻
，
但
明
清
多
代
之
岳
飛
、
文
天
祥
等
，
許
多
人

已
分
不
出
何
朝
何
代
。
追
溯
歷
史
是
遠
的
清
楚
過

近
的
，
正
如
我
們
年
老
時
對
童
年
記
憶
往
往
深

刻
，
而
近
在
眼
前
如
昨
天
吃
了
甚
麼
菜
則
多
數
記

不
起
。

多數記不起
阿　杜

杜亦
有道

漢
武
帝
一
生
雄
才
大
略
，
但
竟
然
曾
為
短
小

的
人
中
而
耿
耿
於
懷
！

人
中
，
即
鼻
子
與
上
唇
中
間
的
小
坑
，
又
名

﹁
壽
堂
﹂
及
﹁
子
庭
﹂。
據
說
漢
武
帝
當
年
醉
心

修
仙
之
術
，
其
中
有
高
人
告
訴
他
，
人
中
的
長

度
能
反
映
壽
命
的
長
短
。
例
如
一
個
活
到
一
百
歲
的

人
，
其
人
中
便
會
有
一
吋
長
，
可
憐
身
為
九
五
之
尊

的
漢
武
帝
，
人
中
的
長
度
卻
只
有
半
吋
多
，
難
道
理

應
鴻
福
齊
天
的
他
，
連
六
、
七
十
歲
也
過
不
了
？

漢
武
帝
為
此
而
非
常
擔
心
，
直
到
聽
得
東
方
朔
的

一
句
戲
言
，
才
令
他
放
心
下
來
：
難
道
壽
命
長
達
八

百
多
歲
的
彭
祖
，
人
中
會
有
八
吋
長
？
漢
武
帝
聽

罷
，
不
禁
會
心
微
笑
！

若
論
歷
史
上
的
功
績
，
漢
武
帝
確
是
位
才
華
出
眾

的
帝
王
；
但
若
只
細
味
以
上
的
對
話
，
東
方
塑
則
是

位
更
令
人
佩
服
的
智
者
！
不
過
，
他
的
答
案
雖
然
聰

明
，
但
我
們
亦
無
可
否
認
，
漢
武
帝
確
實
算
不
上
是

長
壽
的
皇
帝
：
十
六
歲
登
基
的
他
，
在
位
五
十
四

年
，
也
即
駕
崩
之
時
年
約
七
十
，
正
好
吻
合
其
人
中

的
長
度
！

根
據
相
理
而
論
，
人
中
的
長
短
和
形
狀
，
確
實
是

觀
察
一
個
人
壽
命
長
短
的
重
要
部
位
，
所
以
它
才
會
有
﹁
壽
堂
﹂

這
個
相
學
名
稱
。
中
醫
理
論
指
出
，
人
中
實
屬
任
脈
和
督
脈
兩

條
重
要
經
脈
的
交
會
點
，
所
以
人
中
生
得
愈
長
、
愈
深
及
愈
闊

的
人
，
代
表
身
體
的
血
氣
愈
充
足
，
故
此
體
魄
亦
會
愈
強
健
，

正
好
解
釋
了
為
何
人
中
能
反
映
壽
命
長
短
這
相
理
。

當
然
，
人
中
還
有
﹁
子
庭
﹂
這
名
稱
，
顧
名
思
義
，
它
還
能

透
露
一
個
人
與
子
女
相
關
的
訊
息
。
以
女
性
的
面
相
而
言
，
若

人
中
呈
劍
形
、
傾
左
或
上
窄
下
闊
，
則
得
子
的
可
能
性
較
大
；

若
它
呈
圓
形
，
偏
右
或
上
闊
下
窄
，
則
得
女
的
可
能
性
較
高

—

這
些
理
論
是
否
屬
實
呢
？
坦
白
說
，
我
只
是
依
書
直
說
，

並
沒
有
實
在
地
驗
證
過
，
有
興
趣
的
朋
友
不
妨
自
行
研
究
研

究
！ 「人中」之龍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只
要
打
開
電
視
台
，

不
管
是
無
㡊
亞
視
或
者

收
費
電
視
，
數
數
看
，

一
天
有
多
少
個
烹
飪
節

目
？
收
費
電
視
更
設
有

專
門
談
飲
食
的
台
，
二
十
四

小
時
播
不
停
。
所
以
嘴
饞
，

打
開
來
看
看
就
可
看
圖
解
饞

了
。這

麼
多
的
烹
飪
節
目
，
人

人
幾
乎
都
或
多
或
少
看
過
。

但
是
，
烹
飪
兩
個
字
的
本
來

意
義
是
甚
麼
？
我
真
的
不
知

道
，
於
是
我
不
得
不
去
查
查

書
。
原
來
︽
易
．
鼎
︾
的
卦

辭
中
說
：
﹁
以
木
巽
火
，
亨

飪
也
。
﹂
亨
，
古
代
通
烹
字
。
飪
，
是

指
食
物
成
熟
的
程
度
。
亦
即
古
代
說
的

烹
飪
，
是
以
木
為
材
料
，
生
個
火
，
巽

個
風
，
就
達
到
一
定
溫
度
的
火
候
，
把

可
以
吃
的
食
材
放
在
上
面
，
燒
到
熟
就

是
烹
飪
了
。

這
樣
的
烹
飪
方
式
，
我
小
時
候
就
試

過
，
因
為
都
是
燒
木
柴
，
又
要
扇
風
讓

火
候
夠
大
，
就
是
古
代
的
烹
飪
了
。
如

今
的
烹
飪
，
沒
有
了
木
柴
，
不
必
扇

風
，
已
經
失
去
了
烹
的
原
意
了
。
也
許

在
中
國
內
地
的
鄉
村
地
方
還
可
找
到
這

種
古
風
，
現
代
大
城
市
已
經
找
不
㠥

了
。這

個
烹
字
，
下
面
有
四
點
的
火
，
所

以
無
火
不
成
烹
。
但
如
今
的
烹
飪
節

目
，
很
多
都
看
不
到
火
的
，
因
為
都
用

電
子
爐
或
電
磁
爐
了
。
如
果
真
要
考
究

文
字
的
話
，
那
應
該
叫
做
電
飪
才
對
。

烹
飪
的
發
展
，
由
字
面
的
本
義
可
以

得
知
，
最
先
的
煮
食
方
式
是
直
接
燒

烤
，
或
者
把
食
材
放
在
樹
葉
或
樹
皮
上

燒
烤
，
然
後
發
展
到
石
烹
。
到
鐵
器
和

陶
器
產
生
之
後
，
真
正
的
現
代
烹
調
技

術
才
慢
慢
演
變
出
來
。

現
代
講
求
環
保
減
排
，
最
好
的
方

法
，
據
使
用
過
的
朋
友
表
示
，
用
電
子

爐
最
為
慳
電
，
比
使
用
煤
氣
省
錢
，
顯

然
電
烹
會
是
時
代
趨
勢
了
。

閒話烹飪
興　國

隨想
國

先
前
談
及
母
乳
的
重
要
性
，
還
是
要
申

報
一
下
，
小
兒
出
生
後
黃
疸
一
直
不
退
，

所
以
醫
院
主
張
混
合
奶
粉
哺
育
，
希
望
把

﹁
黃
氣
﹂
盡
快
帶
出
。
太
太
因
此
也
抑
鬱
了

好
一
段
時
間
，
令
純
母
乳
的
計
劃
告
吹
。

純
母
乳
的
孩
子
抵
抗
力
較
好
，
因
為
小
孩
在
六

個
月
內
若
沒
有
攝
取
其
他
流
質
，
腸
胃
內
會
一

直
有
母
乳
的
保
護
膜
，
隔
絕
細
菌
。

接
受
現
實
後
，
我
們
在
毫
無
準
備
之
下
，
惟

有
讓
小
兒
吃
之
前
某
大
品
牌
﹁
媽
媽
會
﹂
送
的

奶
粉
。
太
太
情
緒
穩
定
後
，
回
個
神
來
，
猛
然

醒
起
看
看
這
大
品
牌
的
成
分
，
竟
發
現
不
少
防

腐
劑
和
添
加
劑—

—

那
一
刻
，
她
說
難
以
置

信
。
她
在
網
上
立
刻
另
找
有
機
品
牌
，
結
果
比

原
來
的
還
便
宜
。

現
代
社
會
對
小
孩
子
的
膳
食
很
㠥
緊
，
你
看

那
麼
多
嬰
兒
食
品
盛
行
便
可
看
出
。
老
一
輩
連

煉
奶
都
用
來
餵
哺
，
是
這
一
代
生
於
資
源
豐
富

環
境
的
父
母
決
不
會
做
的
事
情
。
但
原
來
那
些

表
面
上
專
心
一
意
為
孩
子
提
供
營
養
、
大
腦
需

要
成
分
的
食
品
製
造
商
，
會
把
添
加
劑
放
進
奶

粉
和
食
品
去
。
健
康
院
冊
子
一
邊
叫
人
別
落
鹽

和
糖
，
卻
一
邊
鼓
勵
你
為
嬰
兒
購
買
充
滿
添
加

劑
、
熒
光
劑
的
米
糊
，
實
在
讓
人
咋
舌
。

有
趣
的
是
，
其
實
大
家
亦
並
非
無
知
。
我
看

到
不
少
朋
友
，
都
說
：
﹁
我
仔
就
係
鍾
意
吃
這
些
味
精
東

西
，
不
吃
粥
。
沒
辦
法
。
﹂
甚
麼
叫
沒
辦
法
？
大
家
不
是

瘋
癲
似
地
去
為
下
一
代
搜
羅
最
好
的
東
西
嗎
？
其
實
有
機

奶
粉
並
不
難
找
。
其
實
米
糊
不
吃
可
以
選
擇
煲
粥
；
而
且

其
實
也
有
米
糊
只
有
米
，
沒
有
添
加
劑
。
小
孩
這
麼
小
，

他
真
的
有
能
力
選
擇
嗎
？
一
開
始
不
給
，
他
就
不
會
知
道

有
﹁
味
精
﹂
存
在
。
若
小
孩
真
的
不
肯
吃
東
西
，
也
有
不

少
天
然
的
﹁
濃
味
﹂
選
擇
，
例
如
雲
尼
拿
、
香
草
等
，
為

何
要
孩
子
一
早
接
觸
那
些
化
學
物
呢
？

很
多
人
認
為
，
現
在
不
吃
，
長
大
後
也
會
吃
啊
。
你
的

孩
子
會
不
吃
公
仔
麵
嗎
？
會
不
吃
罐
頭
嗎
？
我
們
只
是
覺

得
，
既
然
醫
學
上
說
一
歲
前
消
化
及
排
毒
系
統
仍
未
成

熟
，
便
不
能
如
此
衡
量
。
若
用
﹁
世
上
有
這
麼
多
毒
，
避

也
避
不
了
﹂
來
作
原
因
，
請
你
想
清
楚
，
添
加
劑
的
﹁
毒
﹂

不
似
環
境
的
毒
，
會
把
你
的
孩
子
免
疫
力
提
高
，
而
是
直

接
進
入
孩
子
的
身
體
，
積
累
一
生
，
令
他
的
健
康
受
損
。

下
次
當
你
買
嬰
兒
食
品
，
不
妨
看
看
有
多
少
個
﹁E

﹂
字

頭
的
成
分
。
那
都
是
假
的
東
西
，
如
假
的
味
道
，
或
防
腐

劑
、
㠥
色
劑
。
看
清
楚
後
，
再
想
想
那
幼
嫩
的
腸
胃
，
你

也
會
於
心
不
忍
。

小朋友不要E仔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腋下夾㠥個塑料編織袋，從路旁黑咕隆咚的花
墩裡擠出來。夜色漆黑，藉㠥附近散射來的燈
光，我一眼便認出她是後院的鄰居。

後院的鄰居是老兩口，都約莫六、七十歲，我
搬到鎮上居住後才認識他們。從一開始，我就管
他們叫大爺大娘。我住的這個地方是個回民區，
整條巷子只有三戶漢民：東院、後院和我家。東
院是鄰縣人，常年在福建一帶打工，很少回來居
住。後院的大爺大娘家經常院門緊閉。我和妻子
上下班天天從他家門口經過，見他們的次數卻不
是很多。

大爺人和善，總是笑容滿面。如果不是笑起來
臉上那一抓一大把的皺褶出賣他，光論心態，一
定會誤認為他就是個標準的頑童。我兒子偶爾從
老家回來一趟，街坊鄰居間，就數和他逗得最歡
實。大娘的性格與大爺大不一樣。她沉默寡言，
舉止拘謹，走對面遇上時，都很少和鄰居打招
呼。似乎天天悶在家裡，就是她全部的生活。

對於大爺大娘家的情況，我一開始不知道，後
來慢慢了解了些。大爺的兩個兒子都是教師，在
外鄉鎮教書。大爺沒啥工作，也不能種地了，兩
老口就靠大娘撿拾垃圾賣錢生活。在我們這個胡
同附近，靠撿拾垃圾賣錢謀生的，只有後院的大
娘一家。整天撿拾垃圾的，在我們這個小鎮上，
我也沒見過第二個人。以大娘大爺的年齡，其他
活確實不能幹了，撿拾點垃圾生活，也許是最佳
選擇。

大爺的兩個兒子，我很少見，估計條件也不會
多好。他們結婚買房之類的事情，只能靠自己張
羅和打拚，父母一點也幫不上他們。供他們讀大
學的錢，都是大娘整夜整夜撿拾垃圾換來的。

聽說大娘眼神不好，怕光，白天看不清東西，
晚上相對還好些。我們這個胡同的人都這麼說。
在路上遇到大娘時，如果她空㠥手心情好，隔很

遠就打招呼。如果是提㠥、背㠥垃圾，和她走對
面她都低㠥頭繞過去，裝作沒看見，不搭理對
方。開始幾次我還和她打招呼，見她不理睬，後
來就明白了。她內心深處，可能是深深地自卑，
怕別人取笑或看不起她。

以大爺和大娘現在的情況，出門討錢都不為
過。靠自己的雙手撿拾點垃圾換錢，靠勞動養活
自己有甚麼丟人的呢?大爺年輕時還是村裡的甚麼
幹部，年齡大了變成這種境況，我還是有些不能
理解。或許，這與他太過正直有關。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大爺家也不太和諧。我們
成為鄰居三年多，印象中從沒見過他大兒子和兒
媳回來過。他的二兒子一兩個月回來一趟，回來
後就經常聽他們吵架。有時候是因為幾個月沒交
電費村裡來催，有時候又是欠了自來水公司的水
費。孩子不在家，兩老口有時也吵架，多是因為
家裡困難，幫不上孩子結婚、買房及生活的忙。
有時是大爺聽到了些閒言碎語，埋怨大娘到處撿
拾垃圾丟人。

大爺和大娘的感受，我很理解。在濟南讀書
時，我住的宿舍在一樓。當初我們那屆中西醫結
合專業有幾個行動不便的校友，我們班二個鄰班
一個，受學校照顧住進我們宿舍。我結婚時給宿
舍的所有兄弟作了邀請，請他們參加我的婚禮。

婚禮結束後，閒聊時有熟人和同事帶㠥莫名其
妙的笑容問我，你大學舍友怎麼都這個樣啊？來
的這幾個人要麼是手，要麼是腿，兩三個有殘
疾。我當時的感覺十分不舒服。但在我心裡，他
們都是我相處了三年的好兄弟。

我結婚後第二年春節的前幾天，在省城買了車
房的一位兄弟要結婚，我妻子那時懷孕七八個月
了，我未能應邀參加。後來聽宿舍的一個兄弟
說，在濟南工作的這位兄弟結婚時邀請去參加婚
禮的舍友並不多，有殘疾的兄弟，好像都沒邀

請。
大爺大娘沒受過高等教育，一輩子都生活在村

鎮上，接觸的都是些和他們一樣說話粗聲粗氣不
懂修飾的鄉鄰。這些人中，嫌貧愛富的肯定有，
有些人的言語難免很露骨，很低俗，讓他們難以
接受。不說他們，就算受過高等教育、正規教育
的，自以為高人一等戴㠥變色眼鏡藐視別人的
人，照樣有不少。

看不起、諷刺、挖苦別人的人不一定多，卻幾
乎到處都有那麼一小撮。我在醫學院讀書時，就
經歷過這樣兩個「小插曲」。

病理課上，剛剛研究生畢業的一位年輕老師，
給我講課講到興頭上，東扯西扯扯到了抗日戰爭
年代，講到微山湖地區的落後。他說，微山湖那
邊的農村人，吃飯到現在還習慣一人端一個碗，
蹲在門檻上喝。有時碗裡的飯太熱燙嘴，他們就
雙手抱㠥碗，沿㠥碗口哧溜一口哧溜一口轉㠥圈
喝。那老師邊講還邊模仿，有點兒貶低農村人的
意味。

一位姓馬的同學突然站起來，很禮貌地問老
師。「老師，我就是您說的微山湖農村出來的，
看您學得這麼像，想問問您那時見過嗎？」病理
老師被這突然一問噎住了，有點下不了台。他馬
上道了歉，並解釋說絕無看不起微山人的意思。

發問那位同學，在我們班當時成績不算好，一
般甚至偏下一點。不過，他會說山東快板，有韌
勁，交際能力和人緣都挺不錯。畢業後我們一直
沒再見過面，聽說他考上了一家醫科大的臨床研
究生，這會兒怕是早已經畢業多年了。

另一個小插曲與我的筆名有關。我發稿時，除
了報刊有特別要求，一般都用「星袁蒙沂」這個
筆名。「星袁蒙沂」倒過來念，就是「沂蒙袁
星」，意思是沂蒙地區的袁星。

有天晚上，與鄰班一女孩在校網吧上網。我在
瀏覽網頁，她坐我旁邊的位子上用QQ跟別人聊
天。我正看得入迷，她晃了晃我胳膊，呵呵笑㠥
看看我再看看聊天記錄。只見聊天記錄赫然寫
道：「美女，你是哪裡的？」「山東最落後地方
的。」「噢，沂蒙山區的啊！」女孩以鬧㠥玩的口

吻跟我說：「看㠥了沒，我以為別人都會認為我
們菏澤最落後呢，弄了半天是你們那兒啊！」女
孩是我的異性好友，除了說笑，當然沒有挖苦和
刺痛我的想法。

那事之後，我便把筆名定格在了「星袁蒙沂」
上。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以綿薄之力背㠥家鄉
的名片，到處宣傳。沂蒙山區已不僅僅是那個過
去的紅色革命根據地，已不僅僅是過去那個貧窮
落後的地方，她正在一點點發展壯大，正在譜寫
㠥富強文明的篇章。

大爺大娘生活在小村鎮，夜晚出門拾荒；我那
位兄弟工作在省城，結婚不敢邀請身體殘疾的兄
弟。歸根結底，這不全是他們的錯。生活工作的
環境不同，可他們都不得不事事小心應對，警惕
隨時隨地都可能被無聊者藐視的侵襲，就如我和
同事閒聊時，曾被個別人冷嘲熱諷過一樣。

夜晚拾荒極不安全，柏油路上車來車往，大娘
卻得獨自外出。從天黑到天亮前的十多個小時
裡，她四處穿梭㠥，找尋㠥路邊那些被人家丟棄
掉的報紙、塑料瓶、乾樹枝等，遇甚麼都拾。窘
迫、自卑、惶恐、無奈，她內心的滋味，迫使她
夜行的人，怎麼會懂？

夜 遇 拾 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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